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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美好的愿景，那么净土
就不再遥远。

以前经常听朋友说起净土
寺，风景优美而不落俗套，作为
陇东南地区极负盛名的风景名
胜，焉有不去之理？

我游览名胜，往往随性而往，
不查百科、看攻略，只知道净土寺
也称曼殊寺，久负盛名的“净土松
涛”，名列秦州十景之一。

在漫长的旅途中，车流一次
次地融合，又一次次地分散，等
越 过 马 跑 泉 公 园 ，拐 个 弯 进 入
颍 川 河 沿 线 ，我 们 仿 佛 才 真 正
摆 脱 了 俗 世 的 缠 绕 。 眼 前 所
见，尽是山水屋舍，而少了高耸
的楼宇，心里不自觉就平和而淡
雅了起来。

净土寺就在眼前。一座山
门横亘在双峰之间，抬眼望去，
两山苍翠，气势磅礴。

净土寺的庙宇建筑都是依
地势而建，多占据要津，在峰头
雄峙。每一座大殿都在层层台
阶上巍然端坐着。我们吃力地
攀爬着台阶，父亲牵着小孙女在
后面数起了台阶。我的小女儿不
喜欢看高远处，视线往往停留在
很近的地方，一株花的色彩、一只
虫子的步伐、一枚叶子的纹理等
细微的地方，更令她流连。数台
阶时，她也往往从一数到十，不
再延伸，简单、稚嫩、可爱。

登上较高一处大殿，转身眺
望，山谷起伏深邃，庙宇层出不
穷，犹如一幅意境高古的山水画
卷。松林漫无边际，为峡谷染上
了深绿的底色，与色彩斑斓的宗
教建筑相互映衬。闭目等风来，
风却无形无声。偶有钟声从松
林 深 处 传 来 ，但 来 自 何 殿 、何
人，绝难知道。

十几座峰头，犹如墨绿的齿
轮，与天空紧紧咬合在一起。登
高而望，又更像莲座，静静地守
望时空，被天水一带的人形象地
称作“十八罗汉拜文殊”。群峰
虽多，却各不相同，或如宝塔，
或 似 乳 峰 ，交 叠 错 落 ，参 差 穿
插，一座座恢宏的殿宇隐匿在山
峰的腰际线上。左移几步，可见
飞檐流云；右进半丈，只有松涛
低吟。

十几座山峰在谷底相交于

一 泓 池 水 。 水 碧 绿 ，有 山 色 倒
影 。 靠 近 一 些 ，见 池 边 众 生 林
立，乌龟浮石晒日，鸭子潜水啄
泥，锦鲤群行戏水，游人投食摄
影。放生池中似乎成了一个小
小 人 间 ，有 山 影 楼 阁 ，有 日 月
变 化 ，有 落 寞 过 客 ，有 烦 恼 祈
愿 。 随 心 踏 上 各 处 的青砖，品
味 着 寺 庙 中 的 画 栋 雕 梁 、佛 像
经 幡 ，赏 读 着 一 副 副 庄 严 而 隽
永 的 楹 联 ，注 视 着 一 帧 帧 感 人
至 深 的 神 话 典 故 ，木 鱼 声 和 诵
经声逐渐入耳。

游历半晌，我们才来到净土
寺的主殿。一眼看去，横梁、立
柱、墙体都是红色，飞檐榫卯也
都是朱颜丹色，与草树回廊、壁

画拱墙联袂，把国风气质表现得
淋漓尽致。虽然色彩较为单一，
但殿宇高低不一、远近相彰、错
落有致，没有形成视觉含混，很
是难得。仿汉白玉的围栏，则在
大片的红色中脱颖而出，于肃穆
中独成一派清雅，于艳丽中坚守
一份淡然，更有美感。净土寺中
的主要建筑有罗汉堂、长寿殿、
地藏殿、天王殿、伽蓝殿、吉佛
殿、文殊殿、大雄宝殿、金刚殿
等，都是依山就势，利用天然的

地形地貌建造而成，布局得当，
景致非凡。

净土寺中的建筑建成才几
十年，显得厚重不足，这容易令
人产生误解，以为这座寺庙是近
代才建立的。其实，其起源可以
远 溯 唐 末 宋 初 ，名 称 先 后 经 历

“寄骨寺”“京都寺”“净土寺”的
更迭。千年来，必然经历了立毁
荣衰的更替。也许是战乱，也许
是天灾或者人祸，这秦岭余脉深
处苍茫之中的净地，往往也难以
逃离一次次毁灭、重生、再毁灭
的命运。

我不急不缓地漫游，时而在
高有两尺的门槛上磕膝而过，时
而在曲折萦回的走廊中倚柱微

思，入阁楼看山色，登高岗览群
峰。古人言：“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千百年来，秦州百
姓为了一桩桩美好的夙愿，一次
次重建寺院，那一砖一石、一木
一瓦，都是万般艰辛。

日光西斜，人影渐稀。我们
游览完毕，从净土寺深处抬步外
走。美景背后，往往还有平常人
难以洞见的故事。这古刹的某
处 ，或 许 正 有 一 些 看 不 见 的 时
空，等待着你的脚步。

脚步是有故事的，有踏遍千
山万水的寻觅，有历经百转千回
的起伏，有求不得的苦，有放不
下的痛。试着把它们归还给问
题的起源，让痛苦接收痛苦，无
奈覆盖无奈，为心灵开辟一条通
透的驿道，让生命只 负 责 更 美
好 地 伸 展 。 很 多 人 言 称 放 下 ，
实 则 是 无 奈 的 逃 避 ，即 使 身 处
古 刹 青 山 ，其 心 神 依 旧 是 不安
的；有些人不说佛法，却能在人
所不见处得到大自在，守住了自
己的净土。

恍惚间，我仿佛听见了一道
松 涛 ，像 溪 水 般 蠕 动 ，直 达 耳
畔。很快又有几道，如江涛般涌
起，激荡心田。最后，群山都震
颤起来，像是大地的抖动，令我
周身的神经一起紧绷。我有一
种奇怪的感觉，自己正赤脚蹲在
巨兽的脊背上，随着这巨兽摇摇
晃晃前行，时光在有规律地颠簸
着，险些将我摔下，我慌乱地调
整着自己，慢慢俯下身子，几乎
全身趴在了大地的脊背上。有
温热，有潮湿，似乎是生命孕育
时的样子。

走出峡谷的刹那，巨大的净
土 寺 瞬 间 收 拢 了 它 绚 丽 的 伞
翼。两峰之间，别去了无痕。

夏日的黄昏，太阳的余晖温
柔地洒在小村的每一片瓦檐上，
金色的光线穿透绿意盎然的田
野，映照着一株株挂满果实的石
榴树。李欣站在果园里，望着眼
前这一片火红，心中涌起难以言
喻的自豪与欣慰。曾经的不解和
质疑，在此刻的硕果累累之前都
化为了灿烂的笑容。

那年，李欣的高考成绩揭晓，
664 分！那一刻，羡慕的目光都
聚焦在她一人身上。班主任告诉
她 ，这 个 成 绩 可 以 选 择“985”

“211”大学的热门专业。然而，李
欣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农学专
业，周围人无不大跌眼镜。

“ 欣 啊 ，你 这 是 何 苦 呢 ？ 学
医、学法、学金融，哪个将来不是
好出路？”亲戚们纷纷劝说，就连
一向支持她的父母也面露难色，
母亲更是偷偷抹泪，担忧女儿的
未来。“你从小在县城长大，你会
种地吗？”“不会。正因为不会，
所 以 才 要 学 呀 ！ 你 不 种 ，我 不
种，将来那么大片土地谁来种？
我喜欢土地，喜欢种植，我相信
通过科技的力量，农业也能有更
辉煌的明天。”李欣坚定地说。

大学四年，她一头扎进农学
的海洋，探索着如何让作物少生
虫害，提高产量。大三的假期，
她回到家乡承包了一块地，搞起

了自己的试验园。她带着书本上
学到的知识和满腔热情回到家
乡 ，准 备 试 验 新 学 到 的 农 学 技
术。她计划改良土壤结构，引入
智能灌溉系统，并采用生物防治
病虫害的方法。然而，当村民们
看到她穿着工作服，拿着各种测
量工具在田间忙碌时，却并不看
好她。

“这丫头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高科技的东西，咱们这小地

方用得上吗？”
“种地就得靠天吃饭，老祖宗

的办法错不了。”
村民们习惯了传统的耕作方

式，对于李欣的新奇玩意儿持怀
疑态度。他们认为，种地就是种
地，不需要那么多花哨的技术。
甚至有几位老农直接找到李欣，
语重心长地劝她：“欣丫头，别折
腾 了 ，老 老 实 实 按 咱 的 老 办 法
来，老天爷不会亏待你的。”

她试图向村民们解释新技术
的好处，如何减少农药使用量、
提高产量，但面对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她的声音显得微弱。每
当夜幕降临，李欣独自坐在果园
边凝望星空，心中充满了挣扎。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
想到那片等待丰收的土地，对农
业的热爱便重新燃起。

那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

虫害暴发。传统种植方法下的石
榴园损失惨重，而李欣的试验园
由于采用了生物防治技术，损失
相对较小。村民们开始注意到她
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
李欣的石榴树上挂满了圆滚滚的
石榴，而自己的果园却遭受了严
重损失时，眼中多了几分敬佩和
好奇。

“欣丫头，你那是什么招数？
教教我们吧。”

李欣没有拒绝，热情地邀请
村民们走进果园。为了让村民更
快上手，她还邀请他们一起参与
果园管理，向他们展示如何通过
科技手段改善土壤，如何识别和
预防病虫害。慢慢地，村民们开
始尝试李欣的方法，他们惊讶地
发现，新技术不仅省力省钱，还
能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大学毕业，当大多数同学都
选择留在繁华都市，追求高薪职
业时，李欣却带着行囊，踏上了
返乡的路。面对父母失望的眼
神 ，她 只 说 了 句 ：“ 给 我 几 年 时
间，我会证明给你们看。”

于是，这片小小的果园成了
李欣的梦想实验室。她改良土
质，引进优质石榴品种，利用物
联网监测生长环境，甚至开发了
一套病虫害预警系统。汗水浸湿
了她的衣襟，太阳晒黑了她的皮

肤，但她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当
第一季石榴挂果，那火红的颜色
如同她对未来的憧憬，热烈而充
满希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李欣看
到了农产品销售的新途径。她开
始尝试直播，用镜头记录下石榴
从开花到结果的每一个细节，讲
述自己与土地的故事。起初，直
播间里只有寥寥几人，但她坚持
每天分享，渐渐地，观众被这份
执着和真诚打动，一传十，十传
百，村民们也加入李欣的直播，
建立起直播团队，共同探索互联
网销售之路。

“ 看 ，这 就 是 我 们 家 乡 的 石
榴 ，每 一 颗 都 凝 聚 着 阳 光 的 味
道。”直播中，李欣手捧一颗硕大
的石榴，笑得无比灿烂。屏幕前
的观众被这份朴实的情感吸引，
订单如雪花般飞来，从国内到国
外，李欣的石榴不仅进了食客口
中，还进了他们心中。

如今，李欣不仅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
富裕。她也如同石榴一般，从青
涩走向成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光芒。而曾经的不解与质疑，早
已随风消散，留下的是对这位年
轻人敬佩的目光。

“石榴红了，日子也红了。”李
欣站在果园中，眺望着远方。

某 日 ，我 在 大 院 里 见 一 位
母 亲 用 尺 子 敲 打 孩 子 的 手
掌 。 这 一 幕 让 我 想 到 了 我 的
母亲。

母 亲 有 一 把 木 制 直 尺 ，一
天到晚都伴随在她左右，除了
用来量布为我们做衣裤、鞋子
外 ，还 有 一 个 特 殊 用 途 ，就 是
在 母 亲 教 育 我 学 习 时 充 当 指
挥 棒 、教 鞭 ，久 而 久 之 它 就 变
成了戒尺。

后 来 ，到 了 我 该 上 小 学 的
年纪，但因一些特殊原因我一
直未能入学。父亲是军人，没
有时间管我学习之事，母亲便
亲自出马担任起“家教”。

母 亲 没 有 上 过 学 ，脚 还 依
照 旧 习 俗 被 裹 成 了“ 三 寸 金
莲 ”，行 走 时 极 为 痛 苦 。 就 这
样她还是忍着痛，经常去邻居
家 和 书 店 寻 找 适 合 教 导 我 的
课本。

母亲随父亲的部队南下来
到康定，因父亲在当兵之前做
过 教 师 ，她 受 父 亲 耳 濡 目 染 ，
在他工作之余，总会缠着他教
自己读书写字。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从父亲
那里学到的点点滴滴，为她后
来 担 任 我 的 第 一 任 教 师 奠 定
了良好的基础。

母亲一生节俭，她去世前，
我 所 有 的 衣 服 、裤 子 、鞋 都 是
母 亲 用 她 手 中 那 把 尺 子 丈 量
出来的。

母亲当“家教”是称职的，
在我做作业方面，从时间和质
量 上 严 格 要 求 ，从 来 不 徇 私
情 。 记 得 有 许 多 次 父 亲 为 我
求 情 ：“ 夜 深 了 ，让 孩 子 休 息
吧，明天再做。”母亲说：“再晚
也得做完，当天的事情必须当
天完成。”

为 了 让 我 记 住 生 字 ，母 亲
不知教了多少遍，可我总是当
时 记 住 了 ，听 写 时 又 忘 记 ，她
便用手中的尺子，在我手掌上
反 复 比 划 ，有 时 是 吓 唬 我 ，有
时 是 动 真 格 。 打 过 板 子 的 手
火辣辣的，母亲见状心疼地把
我 搂 到 怀 里 ，说 ：“ 不 是 我 狠
心 ，你 一 定 要 用 心 地 学 习 ，写
字要一笔一画记住它，就像一
个人走路，要一步一个脚印。”

父 母 是 孩 子 的 第 一 任 老
师 ，父 母 的 所 作 所 为 、三 观 和
教 育 方 式 都 会 对 孩 子 的 未 来
产生深远的影响。

母亲常说：“尺子既可以丈
量衣服，也可以丈量人的行为，
做人要有尺度，要有规矩。”

母 亲 虽 然 没 有 当 过 老 师 ，
但是后来我进入学校以后，再
回 想 起 母 亲 教 我 识 字 写 字 时
严格谨慎的程度，不亚于真正
的教师。

可 当 年 ，我 是 极 其 厌 恶 那
把 尺 子 的 。 我 曾 把 尺 子 藏 到
煤 堆 里 ，料 想 没 有 了 尺 子 ，母
亲就不能拿我怎么样，即便是
用手拍我几下，也不会比尺子
打得疼。可是好景不长，父亲
出 差 回 来 把 那 堆 碎 煤 打 成 了
蜂窝煤，尺子便暴露了。

我 从 外 面 回 来 ，走 到 家 门
口，从门缝处听到父亲对母亲
说 ：“ 要 好 好 地 收 拾 一 下 这 个
调 皮 的 孩 子 。”只 见 母 亲 将 食
指抵在嘴唇上“嘘”了一声，然
后 摆 了 摆 手 ，接 着 说 ：“ 是 我
笨 ，把 尺 子 忘 在 煤 堆 上 了 ，不
要 怪 孩 子 。”母 亲 自 责 似 的 举
起尺子向自己的手掌打去。

我 进 家 门 后 ，母 亲 并 没 有
提 起 关 于 尺 子 的 事 情 。 从 那
以 后 ，我 开 始 敬 畏 这 把 尺 子 ，
就如同敬畏母亲。后来，母亲
也很少再用尺子惩罚我。

现 在 想 起 来 ，在 学 校 和 单
位里大家总说我字写得好，这
要归功于母亲手把手教我，当
然 也 有 那 把“ 严 厉 ”的 尺 子 的
功劳。

母 亲 在 我 上 高 一 时 走 了 ，
后来多次搬家，母亲的尺子也
遗失了，我再也无法看见母亲
手 握 尺 子 教 导 我 时 的 样 子 。
但 是 那 把 尺 子 却 刻 在 了 我 的
心 里 ，留 在 了 我 的 记 忆 里 ，它
时刻规范着我的行为，让我行
稳致远。

母 亲 的 尺 子 ，不 仅 教 会 我
要认真写字，更让我懂得了做
人做事要有尺度。

我的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
经历过多个岗位，我一步一个
脚印，做一行爱一行，始终用母
亲的尺子丈量着自己的言行。

跟修鞋匠、补锅匠、箍桶匠
等手艺人一样，修车也成了“黄
昏的手艺”。黄昏时分，百鸟归
巢，小镇上修自行车的郝师傅
已坚守铺子一整天了。郝师傅
的铺子有两间房，里间就是他吃
住的地方，外间摆放着自行车、打
气筒、轮胎、机油和起子、镊子、扳
手、榔头、剪刀等修理工具，分门
别类，井井有条。铺子就是他的
家，一天里的任何时候，一年里的
任何季节，不出意外的话，你都
能在铺子里看到他。

郝师傅的铺子在小镇深处
的老街一侧，边上有酒铺、理发
店、弹棉花铺，赶趟儿似的，清
一 色 低 矮 的 砖 瓦
房，挨挨挤挤，惹眼
得很。老街依旧繁
华 ，繁 华 的 是 那 些
小吃店、小超市，跟
郝师傅的铺子毫无
关系。可要是往前
推 个 二 三 十 年 ，老
街上最有人气的地
方 ，非 郝 师 傅 的 修
车铺莫属。

那时，自行车几
乎是人人必备的代
步工具，车骑久了，
诸 如 掉 链 条 、轮 胎
瘪 气 、脚 踏 板 损 坏
等大小毛病层出不
穷 ，郝 师 傅 就 每 天
忙得不可开交。忙
点儿好啊，充实，又
有 钱 赚 ，郝 师 傅 眼
里有光，整天乐呵呵的，话也稠
密起来了，嘴巴和修车的手一
样忙个不停。说热闹的，凑热
闹的，街坊邻居都乐得聚集在
郝师傅的修车铺里。

“今天生意又这么好啊。”
“借您吉言啦。”
“郝师傅啊你可真是个好

师傅！”
如今光景不同了，电动自

行车省力又便捷，骑自行车的
人就少了，郝师傅自然是空闲
的时候多，有时甚至一天都接
不到一单生意。郝师傅坐在门
口，眼神飘忽，嘴里叼着根香烟
吞云吐雾。云雾里，老街上人
来人往，熟识的人打声招呼：

“郝师傅，空闲呢。”郝师傅淡然
一笑，也不答话。不熟悉的人，
扭头看看悠闲的郝师傅，再瞅
瞅破旧的铺子，或惊讶或叹息，

轻摇着头走过去。
我 家 只 有 一 辆 电 动 自 行

车，妻子骑着它见闺蜜去了，我
只好拖出许久未上阵的自行
车，准备上老街的超市里买点
儿东西。没想到车胎瘪了，我
只好推着车往郝师傅的铺子
走。老远的他就看见了我，立
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大踏步朝
我走来，顺手捻灭嘴里正抽着
的香烟。他从我手里接过车子，
问明情况，迅速推到铺子门口，撑
好立脚架将车立住，随后在地上
平铺开一块蓝布，把车子倒立，将
坐垫放在蓝布内，戴上帆布手套，
飞快地拿出工具，撬内胎，充足

气，试水泡，补内胎，
整钢圈，再将车倒转
过 来 ，动 作 依 旧 麻
利，一气呵成。

“好了？”我问。
“稍等。”郝师傅

跨上车子，骑了一溜
儿又回来。

“好了。”他语气
坚定，布满沟壑的脸
在阳光下反射出一
点光泽。

“多少钱？”我拿
出手机准备扫贴在
墙上的二维码。郝
师傅摆了摆手。

“ 那 不 行 ，再 老
的 主 顾 也 得 给 钱
呀。”我说。

“ 感 谢 你 ，又 让
我补了一回胎。”他说

得有些激动，“我还以为生疏了
呢。”我理解一个老手艺人的心
情，不得施展技艺，可比长久钓
不上鱼的钓者难受得多。

“那哪儿能啊，这就好比骑自
行车，就算几年没骑了，不照样很
顺溜？”说完，我俩大笑起来。

有一次，我路过郝师傅的
铺子，见一个男人正用自行车
的轻便打气筒给电动自行车后
轮打气，毫不费力，几十下就充
足了气。“走了好远的路，就是
找不到修车铺，那些售卖自行
车零部件的店铺又没法打气，
急死人了，多亏有你啊师傅。”
男人连连道谢。

我心里暖暖的，对郝师傅大
声说：“郝师傅，你还不能退休
哦，你的铺子还大有用处呢！”

郝 师 傅 笑 了 。 我 看 得 真
切，他的眼睛湿漉漉的。

□张翼安

几日前，自媒体博主李子柒
回归，她视频中展现的中华传统
文化惊艳了众人。看着这些赞
誉，我不禁想起另一项承载中华

文 脉 的 艺 术—— 布 袋 戏 。 它 鲜
为人知，却以“掌上江湖”传递着
忠义与柔情。

布 袋 戏 ，又 称 掌 中 木 偶 戏 ，
木偶的头部为木雕，身躯用布料
制作。操偶师伸手入偶，十指翻
飞之间，木偶便有了生命，或仗
义于风刀霜剑之中，或哀叹于世
俗情仇之间。据《东京梦华录》
记载，早在宋代，掌中木偶戏便
已登上宫廷的宴会舞台。如今
我们所熟悉的布袋戏源于明朝
的福建泉州，而“功名归掌上”的
传说更为这门艺术增添了几分
神秘色彩。

相传在明朝，有一位屡试不
中的秀才梁炳麟，久困学途，心
生倦怠，一日，他梦到一位老人
写下了“功名归掌上”五个大字，
以为此乃天意，即将金榜题名，
但此后数次科考他仍名落孙山。
迷惘之中，梁炳麟偶然开始学习
傀儡戏，并自创用手操控木偶的
表演形式。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
才情，布袋戏迅速风靡一时。他
方才明白，“功名归掌上”并非指
科举功名，而是指他用掌中木偶
的艺术形式开辟了新天地。

布 袋 戏 在 清 代 传 至 我 国 台
湾 省 ，并 在 那 里 大 放 异 彩 。 如

今，霹雳布袋戏成为台湾省布袋
戏的代表，以原创江湖故事为核
心，将忠义与诚信镌刻进刀光剑
影。木偶人在舞台上演绎出情
深义重的侠义传奇，那些江湖中
的快意恩仇、悲欢离合，在每一
次抬手挥剑、每一句台词之间流
转。布袋戏虽无真人，却以木偶
的精妙动作和深沉情感生动传
递了中华文化的深邃博大。

2016 年，我第一次接触布袋
戏。那是一场展览会上的演出，
幕布拉开的瞬间，我被眼前的世
界震撼了。主人公素还真头戴
莲花冠，身披紫衣，手握长剑，眉
目 之 间 透 出 一 种 从 容 的 决 然 。
操偶师缓缓抬手，动作细腻如行
云流水般自然，他的手指赋予了
一个木偶新的生命。随着低沉
的念白声响起：“有时候，即使刀
剑在手，天下无敌，也救不了想
救的人。”那一刻，我的心也被这
句话深深刺痛。

那段时间，我正处在人生的
低谷。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换来
的却是事与愿违。去看展览原
本只是为了散心，排解抑郁的情
绪。素还真的话让我明白，世事
无常，即便身怀绝技，仍有许多
力所不及之处。面对这样的现

实，我们能做的不是怨天尤人，
而是如素还真般坦然接受，笑对
人生。布袋戏中的江湖世界，既
有 金 庸 笔 下 的 侠 骨 柔 情 ，也 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
神传承。这份从容与坚韧，陪伴
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然而，布袋戏作为承载深厚
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快节奏生活中，因短视频和快餐
娱乐的冲击而逐渐走向沉寂，其
蕴含的忠诚勇敢、惩恶扬善、为
国为民等丰富内涵，也难以被大
众了解。

幸运的是，布袋戏正在积极
探索新的传播路径。部分剧团
借助短视频平台，将布袋戏与动
画影视相结合，让它从传统舞台
迈向更广阔的荧幕，为其注入新
的活力，也拓展了更多发展的可
能性。

这 项 掌 中 艺 术 ，既 讲 述 故
事，也隐喻人生。木偶在操偶师
的操控下拥有了生命，虚构的江
湖中蕴含着人间真情。它带给
我们启示，只要心中有信念，就
能走出困境。相信在未来，布袋
戏会通过更多途径展现自身魅
力，传承文化，在新时代的舞台
上绽放光彩，延续中华文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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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凡

6 2024年11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龚一卓

美 编 / 刘 萍

电 话：029-87335695
E-mail：jsb8211@163.com文 苑文 苑

修

车

师

傅

修

车

师

傅

□
田
雪
航

掌
上
江
湖

掌
上
江
湖
，，生
生
不
息

生
生
不
息

□王重扬

听听，，净土松涛净土松涛

小 小 说小 小 说

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石 榴 红 了
□王 迪

母亲的尺子母亲的尺子


